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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创作概述

先锋小说阵容独领风骚的局面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似乎已“隐退”，继之崛起

的是一群被命名为“晚生代”的更激进的小说家。所谓“晚生代”并不具有相对一致

的文体风格与创作思想，它更类似一个概括一定时期创作者范围的词汇。毕飞宇被纳

入其中，是其中创作潜力最为强大者之一。近几年，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青衣》、

《玉米》等作品的发表，毕飞宇小说日益为评论界所关注，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具体作

品的解读分析方面，对他早期的作品研究比较少，全面的整体研究也比较薄弱。

80年代末，毕飞宇发表了他第一篇历史寓言性小说《孤岛》，继而完成并发表了

《楚水》、《叙事》、《明天遥遥无期》等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数篇。除此，毕飞宇还创

作了《祖宗》、《五月九日和十日》、《是谁在深夜说话》等以当下生活为背景，但历史

意识、历史感极强的作品，这些书写历史的作品带有先锋小说的深刻影响，但毕飞宇

在具体的文本构思与风格创作上又有其独特之处，他在追问历史的过程中注重历史、

现实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人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进而达到思考人生的目的。

90年代中后期，毕飞宇的创作取向发生转变。他的关注点从历史回到现实，因

而对人的基础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和思考愈加深切。这一时期，他塑造了大量的女

性形象，《青衣》、《玉米》、《哺乳期的女人》等作品的发表更令毕飞宇在文坛出尽风

头，一时间好评如潮。毕飞宇细腻地刻画了这些女性形象，书写了她们的痛苦无助和

悲哀。正是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毕飞宇给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可怕和无奈，他借

助对女性的书写，来探讨人性和整个人类的命运。

无论是历史言说还是女性书写，毕飞宇都只是将其作为载体，其中心点还是探讨

人性、命运等人类终极问题。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注重形上之思，这是其小说创作的深

层意旨。在小说《那个夏季  那个冬天》、《驾纸飞机飞翔》、《火车里的天堂》、《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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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日》等作品中，毕飞宇就通过简单的人物故事来表现人生的困惑，用他的小说来

探讨“人应该是怎样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毕飞宇的创作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更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进而进行有效的阐释。

与大多数作家厌烦把自己归为某一流派相同，毕飞宇也从不避讳自己对“晚生

代”这一命名的不屑，创作事实也证明了这种不屑的合理。毕飞宇创作取向的变化绝

不是适应某一流派、迎合某一思潮的结果，而与作家自身生活经验的积累、人生感悟

的丰富化及对文学意义的理解深化息息相关。毕飞宇的小说具有浓重的人文关怀意

识，这在他的小说创作道路上是一以贯之的。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毕飞宇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自从

《是谁在深夜说话》获《人民文学》1995年优秀小说奖之后，毕飞宇几乎成为当代

文坛的“获奖专业户”。2001年，他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2003年，毕

飞宇被《小说选刊》的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新世纪十大小说家”之一；2004年，

他走向世界，成为在法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如《哺乳期的女

人》、《青衣》、《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彩虹》、《推拿》等，更频频获

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大奖。

二、研究概况

关于毕飞宇的研究，在 2000年正式起步，在 2004年、2005年达到高潮。所以，

拟以 2000年为分界，我们分两个时段来爬梳毕飞宇研究的成果。1993年，黄毓磺在

《春意阑珊半山腰——谈毕飞宇近期小说》中，通过对毕飞宇已经发表的四篇小说进

行评析，发现毕飞宇是站在特殊和普通之间，站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虽然难免会使他

于领衔地位和轰动无缘，但或许也因此使他能够在时间的延续中经受住生活和艺术的

双重要求和检验。据毕飞宇之后的创作来看，无疑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1995年，

葛红兵发表《文化乌托邦和拟历史——毕飞宇小说论》这篇文章是毕飞宇小说研究的

先锋，也是最早的综合性论述成果。他将毕飞宇的小说以题材的差异分为两大类：

一是写现实的破碎状态，如《驾纸飞机远行》、《没有再见》等；另一类以历史题材

为主线，即拟历史小说，如《叙事》、《楚水》、《孤岛》等。在其综论的基础上，汪政、

晓华也充分肯定了毕飞宇，认为他是一位潜力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作者，褒扬了《叙

事》及《雨天的棉花糖》等作品，指出了他对形而上的热情。吴义勤更为全面地总

结了毕飞宇的创作，是毕飞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他认为毕飞宇是感性的形而上主

义者，其创作的总体风格是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象，形而上与形而下，真实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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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的高度和谐与交融。

总之，虽然这一阶段的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多，但是在质量上值得肯定。一些具有

前瞻的评论家注意到了毕飞宇的独特个性，他们对作品的梳理准确，审美特征的把握

到位，这些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2000年以来毕飞宇陆续发表《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其后又迅

速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获得众多的奖项，如冯牧文学奖、小说月报

奖、鲁迅文学奖等，毕飞宇因此也越来越受关注。从 2001年开始，关于毕飞宇的研

究明显攀升，《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等杂志大量刊登了研究评

论和论文，甚至开辟专栏，形成近年来少有的文学现象，于是，《青衣》研究、《玉米》

研究等成为研究热点，有研究者纵观前后期的创作历程，从多角度综合论述了其小说

的艺术，丰富了 2000年以前的成果。王长国指出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是毕飞

宇创作风格的转折点，余玲在之前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轨迹分为

三个阶段，并从这三个阶段来论述毕飞宇小说滑变轨迹和个人化特征，余玲将第一阶

段划分为对历史个人化的体验和传达，代表作品有《楚水》、《孤岛》、《雨天的棉花糖》

等，认为其构建了一个现代人对历史的深邃洞察和复杂情感，具有理性的形而上的风

格。在语言叙述上，袁园认为属于历史话语的狂欢叙述。余静芳认为这一阶段毕飞宇

的语言讲求新奇，喜用修辞，尤其擅长比喻、词语的挪用，精确的数据等辞格。高田

宏指出毕飞宇在语言上呈现出与格非相似的华美特征，而在叙事时间的形态上采用了

不连续的方式。对于具体的作品，陶静霞指出《叙事》的叙事艺术在于兼备历史蕴藏

和现代哲思，多层面中的多重叙述，逃脱叙述的历史沉思以及叙述历史的当代回应。

王世诚、梁弓认为这一阶段毕飞宇小说的缺陷是理念大于体验，太讲究形式，可读性

弱；第二阶段是对城市人生存环境与现状的观察和思考，如《九层电梯》、《林红的假

日》、《卖胡琴的乡下人》等，这一阶段的特点在于以乡村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为或潜或

显的参照，观察、思考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可能对人的身心带来的

冲击和影响。在话语叙述上，毕飞宇转向了两个方面：一是描摹商品经济世俗物欲狂

潮下的都市生存实境，二是物欲挤压下的人的异化。在叙事时间上采用了中断和跳跃

形态，赵学勇、樊晓哲探讨了毕飞宇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原因，认为这次转

向得自于 90年代初新写实创作，是继承了先锋的个人化立场而形成的新的现实主义；

第三阶段是对人性深度心理的挖掘和探视（《青衣》、《玉米》三部曲等），这一阶段创

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心理耐心地解析与展示，对其深层意识的细微观察。施战军

认为这一阶段的作品让我们看见美好的东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坚韧的追求走向残

忍的破碎的。许永强探讨了毕飞宇这一阶段的小说的自我拯救模式，并指出其意义在

于面对个性化和欲望化写作的泛滥局面以及对于人性的冲动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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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应该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批判意识。张萍认为毕飞

宇通过《青衣》和《玉米》试图解释一个关于性格和命运的即此即彼的辩证命题。也

有研究者从女性文学的角度阐释《青衣》以及《玉米》三部曲，如陈琳、侯苗文。陈听、

陈铭霞针对此认为应从人的角度而非性别表达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赵婕认为毕飞

宇用心塑造的并非是单纯的小说人物，而是当今社会中人的自我生存困境的焦虑，这

使得小说带有了哲学意味。宗元、吴冰洁指出了其审美追求的新向度。在语言上，这

一阶段毕飞宇庞大的语汇急剧收缩，小说语汇严格限制在乡村日常生活经验中，具有

明显的乡村口语特征，属于平淡式叙述。梁弓指出写实、幽默和风趣是这一阶段语言

上的主要特征。在叙事时间上采用线性形态，而且从前后期的转变中可以看出其小说

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冲突和较量逐步凸现。张晓晶从叙述体态中视角的转换、叙述结构

的组建和叙述主体的分化三个方面讨论了《青衣》、《玉米》中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施战军在他的《克制着的激情叙事——毕飞宇论》中，同样采用三阶段论的分类，全

面论述了各时段的创作情况以及叙事上的节奏、速度和语风特点，是很好的总结。也

有研究者跳出三阶段论的圈子，从其他角度研究毕飞宇的整体创作，如孙建茵从文化

滞差和精神裂变两方面肯定了毕飞宇一贯的精神立场。汤玲认为权利镜像中的人性异

化和命运遭际中的自我迷失贯穿了毕飞宇前后期的小说创作。赵允芳从毕飞宇小说中

的意识形态性的词汇入手，认为毕飞宇通过瓦解公众话语来强调个人立场，使自身的

语言产生出丰富的语境和气息。付艳霞以“冰”与“火”两个意象指代毕飞宇创作中

的三组两面性，即形式的技术化和灵动性，主题的寓言性和多元化，创作立场的残忍

和温情，由此揭示出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樊星研究毕飞宇对传统文

化的态度问题，认为毕飞宇的态度相当复杂，一方面传统精髓是他小说灵感的源泉之

一，另一方面他也无情地嘲讽了他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

除了整体研究，对于作品，尤其是新兴作品，研究者也有关注。先看短篇小说，

对于早年的《五月九日与十日》，赵艺认为很好地表达了毕飞宇对时间和空间的阐释。

2000年，毕飞宇发表《蛐蛐  蛐蛐》，姜广平认为这个短篇是毕飞宇全部作品中提供

阅读的可能性最多的也是最深邃的小说，“蛐蛐”作为一个媒介象征着“文革”中的

中国社会状态，体现出了汉语的表意功能。2002年《上海文学》推出了《地球上的

王家庄》，在《编者的话》中说这是一篇带有寓言意味的小说，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

封闭的厌恶以及对世界的向往。而梁弓认为小说表达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即不要去做

我们无法完成的事。汪政、晓华认为 2005年的《彩虹》带有悲喜剧的意味，且细节

描写成功。2005年的新作《平原》也备受关注。涂志刚认为《平原》在毕飞宇的创

作中表现出来的延续性要大于标志性。洪治纲抓住小说的背景，认为《平原》中的

1976年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如说是饱含了惊惧、彷徨、焦虑和对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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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特殊精神领域。肖青锋从“民间”的角度切入，认为作家通过作品试图在时代、

民间的双重视野中寻找人生不如意的答案。汪政认为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为《平原》

带来了社会学意义和研究的可能性。房伟认为《平原》是对 20世纪 70年代文本记

忆、农村文化想象以及知青叙事的颠覆。邵燕君在肯定小说一些段落和细节的出色的

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结构上的不足，认为《平原》在结构上还有点头重脚轻，节奏上

也是先慢后快，那种戛然而止的结尾太像中篇。然评论者各执其词，但不可否认其创

作中也有着无法规避的局限性。如毕飞宇小说在气质上会呈现出某种“硬度感”，叙

述者的声音很强势，有时影响小说的整体效果，如在观察世界、观察人生时带有二元

对立的倾向等。

2008年《推拿》的“横空出世”让毕飞宇收获了更大的成功，也为他赢得了更

多的荣誉。《推拿》的成功引起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杨扬认为“《推拿》显示出一种积极的时代精神”，并积极肯定了毕飞宇“熟悉生

活是小说成功的一条经验”。洪治纲感叹“《推拿》最为丰实的内涵在于小说突出了精

神抚慰的力量”。张莉认为“盲人生活借助《推拿》浮出黑暗地表，这是良善之举”。

王文仁赞扬毕飞宇在这部小说中“创造出描摹人性与想象世界的方式，之于个人乃之

于当代的华语小说，都是值得记述的里程碑”。

茅盾文学奖的强大号召力和专家的高度肯定使作品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目前

学术界对《推拿》的研究散见于各种学报期刊，这些研究资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方向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综合来看，目前对毕飞宇的长篇小说

《推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文本内容入手。这部分论述的着眼点在于《推拿》的主题、内涵以及

人物的分析上。如贺绍俊的《盲人形象的正常性及其意义——读毕飞宇的〈推拿〉》，

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形象，他认为“《推拿》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作者将盲人作为

正常人来写”。沈光浩的《论毕飞宇〈推拿〉诗性伦理建构》通过对道德范畴的分

析探索，提出“《推拿》为新世纪底层叙事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类似的还有张

莉的《日常的尊严——毕飞宇〈推拿〉的叙事伦理》、王文仁的《视觉时代的不可承

受之“轻”——毕飞宇及其小说〈推拿〉》等。

其次，从文本形式入手。其关注点主要在叙事和语言上。如王春林的《“法心灵”

的日常化叙事——读〈推拿〉兼及毕飞宇小说的文体特征》，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人

物心理在小说建构中的作用，并独创性地提出了“‘法心灵’的日常化”这一特殊概

念。董锋的《长篇小说〈推拿〉的现代叙述艺术》则从小说的语言出发，提出“《推拿》

的现代叙事风格在中国当下小说中可谓是独领风骚的”。还有杨丽贞的《盲人眼中的

世界——〈推拿〉的叙事视角分析》、梁鸿的《温暖有多暖——由〈推拿〉对一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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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美学的探讨》等。

再次，从作品的价值入手，或抒发个人心得，或展望中国文学。如杨扬的《21

世纪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文学传统——〈推拿〉引发的一点感想》、任相梅的《比红烧

肉还要好看》、李斌的《穿越犬儒主义黑暗的尊严之光——评毕飞宇的小说〈推拿〉》、

仲宁的《其实我们都是盲人——读毕飞宇的〈推拿〉》、刘鑫的《一条静谧的河流——

评毕飞宇〈推拿〉》、吴朝晖的《在黑夜里寻找光明——论毕飞宇的小说〈推拿〉》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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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童年记忆对创作的影响

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创作具有普遍影响，童年经验或构成作家重要的审美资源，或

对他们的创作起着或显或隐的影响与局限。毕飞宇的文学创作与其童年经验是密不可

分的。毕飞宇出于 1964年，他的童年时期是从 1967年开始到 1979年的这段时间。

文艺心理学认为：童年经验即“童年体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

的生活经历中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它包括童年时代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

感、知识和意志等。作为 60年代出生的作家，毕飞宇对童年经验的书写现象具有普

遍与典型的意义。在毕飞宇的文学作品中，采取童年视角或是以童年经验为背景的作

品占的比重很大，如作品《那个男孩是我》、《怀念妹妹小青》，而以“文革”为背景

创作的作品有《玉米》、《玉秀》、《玉秧》、《平原》等。总的来看，童年记忆对毕飞宇

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种姓”问题，“祖坟”问题，“方言”问题和“文革”问题。

第一节　关于“种姓”

毕飞宇曾说，“我父亲的养父是 1945年枪毙的。我的父亲其实是孤儿，除了我们

的一家五口，我们一家四面不靠。我其实不姓毕，至少我的父亲不姓毕，他的原名叫

陆承渊。1949年以后他姓毕了。”①
[1]

① 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花城》，2001（4）。



008 TUINA RENSHENG 
BIFEIYU CHUANGZUO YANJIU 

“推拿”人生

—— 毕 飞 宇 创 作 研 究

可以说，种姓的遗失，构成了毕飞宇童年生命经验中的缺失性体验。这种缺失感

造成了自卑感，“每个人的生命之初，都或多或少伴随着自卑感。”①
[1]“灵魂在自卑感的

压力下，会使个体备受无助、痛苦等想法的折磨。”②
[2]自卑感与缺失性生命体验相遇，

加剧了毕飞宇童年经验中的痛苦。与此同时，这样的情感体验，也赋予了毕飞宇充盈

的想象力与敏锐的感受力。这种由于种姓的不确定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在毕飞宇文本中

经常出现。《叙事》中有这样的语句：

这样的大屈辱产生了我的父亲，产生了我，产生了我们家族的。

一种生命种姓被另一种文化所宣判死亡。

种族与文化的错位是我们承受不起的突难。

《叙事》这一文本中的种姓屈辱有双重含义。一重是文化屈辱——坂本六郎是以

侵略者的身份强占陆家，并奸淫了“我”的奶奶婉怡。所以“我”的父亲、“我”，还

有“我”的妻子林康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都已被这种文化屈辱统摄，无所逃遁。第

二重屈辱是“欲望”的屈辱。奶奶虽是被奸淫，但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性快感。这种来

自生命本能的欲望，在文化侵略的语境中，便具有了非理性和非法性，这种屈辱也将

统摄“陆”姓。毕飞宇将种姓问题加入了文化侵略因素，加深了种姓的屈辱感。这使

得种姓屈辱有了更深层的意味。这种深层意味就体现在父亲曾经想杀死“我”，“父亲

的存在只意味着家族生命的一件事：到此为止。”生儿育女是父亲不敢正视的事情。

这意识也在“我”身上体现出来，当“我”了解到种姓的全部屈辱之后，“我”便和

父亲一样，想终止如此“种姓”的延续——想毁灭林康腹中的生命。一代代的陆姓人，

都难逃种姓与文化这种可怕错位带来的屈辱感，无可断绝，而唯一的断绝方法就是停

止生命延续。毕飞宇因种姓缺失而产生自卑感等生命体验，由其充盈的文学想象来填

补，在文本中，毕飞宇极力展示种姓的屈辱，继而选择决绝的态度与种姓断绝，但这

种断绝往往归于枉然，除非死亡。

除了《叙事》这一文本外，种姓带来的屈辱感在毕飞宇其他文本中也被提及。

但都没有《叙事》中传达得强烈，与种姓决裂的态度也没有《叙事》坚决。大多作

品都是将屈辱感转嫁到作为种姓传递者的父亲身上，具体体现为子辈对父亲的不

满、怨恨或嫌弃。在《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主人公耿东亮把对父亲的怨恨转移

到猪的身上去了，他不愿意再吃猪肉不愿意再涉及有关猪的一切。耿东亮的父亲在

① 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陈太胜，陈文颖译：《理解人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45 ～ 46。

② 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陈太胜，陈文颖译：《理解人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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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联厂工作，在进城之前是个屠夫。父亲的父亲，也是屠夫出身。耿东亮对父亲以

及一切有可能与种姓发生关系的事物，采取或回避或逃离的态度。在《睁大眼睛睡

觉》中，“我”的父亲是打渔的，通身弥漫着咸鱼气味。这个咸鱼气味，是“我”

始终想要摆脱的。“我”厌弃那股咸鱼味——“九年里头我的父母没有到釆石场看过

我一次，谢天谢地，我再也不用闻他们身上的咸鱼味了”；“父亲把一身的咸鱼气味

留给了我，这让我抬不起头来”。但是无论“我”无论如何努力出逃，“我”始终摆

脱不掉咸鱼味的追捕——当“我”的脑袋被马钎提在手里时，“我睁大了眼睛，我看

见我的咸太阳升起来了，它的光芒全是咸鱼的气味”，至死，“我”都无法摆脱咸鱼

气味的追逐，这是种姓的传承，如影随形。这里，毕飞宇借父亲书写表现无法逃遁

的种姓屈辱感。

在毕飞宇的另一些作品中，种姓的荣誉感被提及，荣誉感产生使命感。但种姓赋

予的使命却与个体生命主体愿望相背离，在这种背离中，个体生命被扭曲，个体既不

能实现种姓使命，也不能完成自己的愿望，在此扭结挣扎，个体生命逐渐衰落直至死

亡。在《雨天的棉花糖》中，有类似的意义表达。主人公红豆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英

雄，英雄的称号赋予“家族”至高无上的荣誉，这种荣誉感衍生出“必须是这样”的

使命感，父亲希望能够“龙门出虎子”，希望儿子能威风八面。但是红豆却令父亲生

气，甚至是绝望。文本中这样表述，“红豆不喜欢父亲。红豆看不见悲壮与英勇，看

见的只是凭空高出的背部和空空荡荡的袖管。”红豆并不因为英雄荣誉而对父亲产生

敬仰之情，他不但不崇敬而且不喜欢，甚至不理解——他不理解父亲对战争的痴迷，

不理解父亲对死亡的毫无畏惧，不理解他的“没有眼泪，没有胆怯，没有感伤，没有

后退”。红豆说，“我不是人，要么他就不是”，父亲说，“你不是我的种，我没你这个

儿！你不是烈士，你活着干什么”，这是父子间的分歧。小说中的红豆只爱二胡，他

生命的全部意义都系在了那几根弦上，而与之相应的是他的性格，他自娘胎里带出的

是善良、忧郁与柔弱。这样的性格在这样的“英雄”的家里，注定是悲剧，红豆能怎

么办——唯有一死。

生命绝对不可能顺应某种旨意降临你。生命是你的，但你到底拥有怎样的生命却

又由不得你。你只要是你了，你就只能是你，就一辈子被“你”所钳制、所固定、所

追捕。交换或更改的方式只有一个 ：死亡。

在《雨天的棉花糖》末尾，红豆选择了“死亡”，他要杀死那个种姓赋予的“应

当成为”的红豆，而他始终未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红豆。

对毕飞宇而言，父亲便是种姓家族的唯一象征。父亲在毕飞宇的童年记忆中是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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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我的父亲特别寡言，除了逼着我学习，从不和我谈，他几乎不说话”。①
[1]日

常生活中，父亲除了干点农活之外，便是教书。这样的父亲形象，作为一种原型形象，

也进入了毕飞宇的文学书写中。但这父亲形象，“不是真实的、直接的反映，而是变

形了的或曲折隐晦的表现”。②
[2] 父亲形象在进入文学文本后发生了变化，他保留了沉

默寡言的特征，也增添了理想化因素。在毕飞宇的小说中，父亲形象也演变为强悍的

兄长形象：年龄偏大且长相与父亲酷似，性格彪悍，说一不二，能体现种姓权威。这

类兄长形象弥补了毕飞宇文本中父亲形象在精神气质上的羸弱。在《叙事》中，父亲

这样被书写，“父亲能和每一位老鼠悄然对视，长幼无欺。父亲一连几个小时望着他

们，给他们读书读报，为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开斗争大会，批判毒蛇与黑猫”。

这里的父亲是封闭的、沉默的、寂寞孤独的，也是忧愁的。与此对比，《白夜》中的

父亲却有着“积极的”教育理想，他耗费心力劝乡里人把孩子送来读书。当被问及“上

课时说的话哪一句比麻雀肉香”时，父亲的回答是，教育能使人不至于长成“浑身长

毛的麻雀”。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有本事你让我浑身长毛，我现在就飞到田里去吃虫

子”，父亲沉默了。即便没有教育，人也不可能变成麻雀，打麻雀只为不被饿死，教

育不能立即转变为粮食用来果腹，这是教育的无奈。这里，父亲的沉默表现了他精神

上的羸弱。《大热天》和《哥俩好》两个文本中都有对兄长形象的描绘——“光头怕大哥，

这种惧怕刻骨铭心。大哥光头近二十岁，年纪与长相都像光头的父亲”；“他从来就不

是图南的弟弟，而是儿子”，“大哥图南像父亲一样凝视他”。无论是光头的大哥，还

是图北的大哥图南，都被种姓的使命感驱使，将这份使命不容置疑地传承性地强加在

弟弟身上，他们实质上是父亲的另一种书写，是种姓权威象征的另一种代表。

在毕飞宇的童年经验中，父亲没有给予他生活上的关心与抚慰，更没有给予他成

长过程中的解惑与引导。父亲似乎被一种无形的气场裹挟、压抑着，再也无心于周遭

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唯一的儿子。于是，毕飞宇从童年经验中汲取的对于父亲这一

形象的最初感受就是隔膜，无法走进，于是永久性地退却。这种深切的隔膜感进入毕

飞宇的文学创作，在文本中呈现出子辈对父辈的疏离感、陌生感。在《白夜》中，有

这样的意思表述，“我”最终举起弹弓，实则是对父亲的背离，“我”从本质上就是不

理解父亲的。在实实在在的饥饿感面前，“我”与父亲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写字》中，“我”对汉字习得的过程，正是父亲主导下“我”的童年走向末路直

至结束的过程。这种与父亲的疏离感、陌生感也统摄着毕飞宇笔下的兄弟关系。兄弟

之间，充斥着紧张与胁迫的情感氛围，如上述文本中光头对大哥的忌惮，殷图北对殷

① 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花城》，2001（4）。

② 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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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南的恐惧等。

综上所述，种姓的遗失和困惑是毕飞宇童年记忆中影响其文学创作的显著因

素，种姓的遗失带来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在作品中，要么直接表现为语言话语，要

么表现在种姓赋予的使命感与生命主体的背离，以及与代表种姓权威的父亲或兄长

形象的疏离。

第二节　关于“祖坟”

寻祖坟未得是毕飞宇另一个重要的童年经历，这一童年经历对毕飞宇文学创作的

影响，体现在对“乳房”意象的把握以及对“哺育”这一情节的书写。祖坟对毕飞宇

而言，也意味着故乡。祖坟意味着家族源流的存在，是一个家族存在印记的证明。但

是，在毕飞宇出生、成长的这片土地上，并没有属于他的祖坟，他的根系，他的全部

根系就只有立于他眼前的父亲。童年时，别人家清明时的祭祖上坟，便构成了毕飞宇

生命最初的疼痛——

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故乡，也没有祖坟。每当到了清明节，看到别人到坟上祭拜

我就感到特别好奇，经常跟过去看。我还经常到坟地看人家烧七。

遍寻祖坟未得而生的失落与惶惑情绪，成了毕飞宇童年无法释怀的情结，这成为

了毕飞宇童年经验中的创伤性体验。而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是其生命体验的外化过程。

弗洛伊德说，“创伤性经验作为作家潜在的创作动力”其迹化过程在文学文本中的展

现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露在作品中；另一类则是通过补偿或变形的方式，反向

表露出来”。

在毕飞宇的作品中，这种童年创伤性记忆主要体现在《雨中的棉花糖》、《哺乳期

的女人》和《婶娘的弥留之际》。在《雨天的棉花糖》中，有这样的话语表述，“坟是

泥土的乳房，我们的家”。当红豆痴迷于曹美琴的乳房时，他的心理独白是，“这才是

我的家，我什么也不怕了”。坟，是大地上的一堆堆隆起，坟的这一形态特征，在毕

飞宇生命初年创伤性童年经验的作用下，被视作乳房。乳房这一意象的情感指向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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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是母性，是生命的原初，是生命的来处。乳房是家，它带着生命诞生之初的体温，

默默凝望并守护着另一个生命的成长。而坟又是生命的归处。因此，毕飞宇对乳房这

一意象的书写，寄予了他对家族，对根系的追问与想象。它既意味着哺育，指向生命

的延续，家族的繁衍，又意味着生命的消逝，唯一的归属。毕飞宇对于家族的依恋这

一充盈的情感冲动，在刻画乳房这一意象时得到了释放。乳房也意味着哺育，在毕飞

宇文本中多以“喂奶”这一场景来呈现。喂奶的场景往往传达出“儿子”对母亲的依

赖与迷恋。因迷恋“喂奶”情景变得美好神圣，这在《哺乳期的女人》中体现得尤为

深刻：

惠嫂的乳房硕健巨大，在衬衣的背后分外醒目，而乳汁也就源远流长了，给人以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印象。惠嫂给孩子喂奶格外动人……旺旺一直留意惠嫂喷奶的

美好静态。惠嫂的乳房因奶水的胖胀洋溢出过分的母性……旺旺坚信惠嫂的奶水就是

天蓝色的，温暖却清凉。

旺旺对惠嫂的乳房极度迷恋，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只能服从于渴求母亲、

渴求母爱的本能，而用尽全力一口咬住了惠嫂的乳房，“咬住了，不放”，要不是惠嫂

的尖叫，“旺旺肯定还是不肯松口的”，相应的，母亲也倾其所有，回应着“儿子”的

依赖与迷恋。当别人纷纷指责旺旺的行为时，惠嫂的泪水“泛起青光”，“像母兽一样

凶猛异常”地吼叫。这体现了惠嫂偏执、疯狂但却异常纯粹的母爱，也是毕飞宇对祖

坟未得创伤性童年记忆在作品中的变形补偿。除了《哺乳期的女人》，《那个夏季那个

秋天》中也有类似的意义表述，主人公耿东亮是“吊在奶头”上长大的孩子，耿东亮

吃母亲的奶水一直吃到五岁。“……母亲总是不用声音回答的，而是把上衣上的第二

只扣子解开来，托住自己的乳房，把乳头放到儿子的嘴里去……母子便俯仰着对视，

幸福得只剩下母乳的灌溉关系。”

如前所述，乳房这一意象的原型是坟，而坟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因此，在毕飞宇

的创作中，乳房也暗示着死亡的召唤与降临。这种死亡或体现为儿子的消逝，或体现

为母亲的绝望或失落。《雨天的棉花糖》中有这样的对话：

妈，我饿了。

我给你做。

妈，我要喝奶。

红豆妈钉在了那里，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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